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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原有的地缘政治和国家间的力量均衡被打

破。 地区大国沙特和伊朗为了进一步争雄海湾，进而确立自身在中东的话

语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和博弈。 沙伊关系发展演变围绕六大问题而展

开，即沙特国内什叶派问题、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及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

问题、黎巴嫩政局和巴以问题、叙利亚内战、沙特军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和

伊朗核问题。 双方关系整体上呈现出以对抗为主、妥协合作为辅的基本特

点。 由于对抗与妥协的层面及其限度会因时因事而转换，因此为双方关系

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同时，大国特别是美俄的中东政策也是影响沙

伊关系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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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沙特阿拉伯王国精英集团与王权政治研

究”（１６ＹＪＣ７７０００７）和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６２）子课题“阿拉伯

半岛部落社会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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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传统地缘政治和各派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由

于沙特和伊朗都力图独占中东鳌头，谋求在中东的话语权和海湾地区主导权，导致

两国在诸多问题上推行对抗政策，从而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伊拉克战争后沙特

和伊朗的地缘政治博弈，充分展现出中东政治扑朔迷离和纷繁多变的发展态势。

一、 伊拉克战争前的沙特和伊朗关系

现代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实质性交往可以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当时的沙特王

室与巴列维政权联手，共同抵御反对封建王权和主张泛阿拉伯主义的埃及纳赛尔政

权。① １９６８ 年英国从海湾地区撤离后，美国为填补在该地区的权力真空，对海湾地区

奉行所谓的“双柱政策”（Ｔｗｉｎ Ｐｉｌｌａｒ Ｐｏｌｉｃｙ）。 美国的这一政策力图借助各种手段将

保守而亲美的沙特和伊朗巴列维政权作为合作伙伴，遏制当时中东地区蓬勃兴起的

民族主义，抵御苏联在该地区不断拓展的影响。 截至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沙

特和伊朗之间一直维系着蜜月般的合作关系，同时扮演着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代

理人的角色。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改弦易辙，同美国反

目。 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对外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猛烈抨击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

君主制政权，煽动沙特民众推翻“非法的”沙特王权，导致沙伊关系迅速逆转。 同年

１１ 月，沙特国内接连发生宗教极端派武装占领麦加大清真寺和东方省什叶派穆斯林

骚乱事件，这两起事件的背后都有伊朗因素的影响。 在随后爆发的长达 ８ 年的两伊

战争期间，沙特始终站在伊拉克一边，向萨达姆政权提供各种支持和援助；伊朗则通

过支持中东和海湾地区各类反政府什叶派团体和组织来扩大自身影响，这些组织包

括“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黎巴嫩“真主党”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或 Ｈｉｚｂｕｌｌａｈ）以及活跃在海湾地区

的其他真主党组织。 每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也为伊朗提供了另一个极为敏感的

舞台，使之能够借助伊朗朝觐者的激进言行表达对沙特王室的不满和抨击。 １９８７ 年

麦加朝觐期间，爆发了一场针对沙特政府的骚乱。 由于 ４５０ 多名伊朗朝觐者在冲突

中丧生，②导致此后沙伊断交达三年之久。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出于维护国内安全和巩固政权的考量，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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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助美国提供保护的同时，开始缓和同伊朗的关系。 沙特方面认为，伊朗经过旷

日持久的战争消耗，国力和军力急剧下滑，已不再对利雅得构成直接威胁。 在伊朗，
１９８９ 年霍梅尼去世后，其内政和外交出现悄然变化。 伊朗新任总统拉夫桑贾尼主

张，海湾国家应摆脱对外来势力尤其是对美国的依赖，任何地区性安全协议都应排

除美国的介入。① 他还特别强调伊朗在海湾地区实施睦邻政策。 １９９１ 年年底，沙特

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对德黑兰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哈塔米时期得到进一步改善。 哈塔米主张在

对伊斯兰文明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寻求伊斯兰文明下的政治发展道路，并相信伊

朗完全可以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伊斯兰民主政治。 为实现这一目标，哈塔米对内倡

导建立“公民社会”，对外强调“文明间对话”。 实际上，这也是哈塔米对其内外政策

核心内涵的高度概括。 就外交而言，他试图借助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使伊朗摆脱在国

际上的孤立状态，进而发展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哈塔米在外交上对海湾国家的主要

突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坚定地奉行拉夫桑贾尼所开启的缓和与睦邻政

策，积极推动同海湾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促进彼此间关系

的发展；二是他有效改变了伊朗长期固守的发展同海湾国家睦邻关系，要以美国从

海湾撤军为前提的政策。② 时任伊朗国防部副部长、阿拉伯裔伊朗人阿里·沙姆哈

尼（Ａｌｉ Ｓｈａｍｋｈａｎｉ）是执行哈塔米这一政策的重要人物。 他流利的阿拉伯语不仅增

强了伊朗承诺改善同邻国关系的可信力，同时也帮助他和许多海湾国家领导人建立

了密切联系。 １９９９ 年，哈塔米在热烈气氛中访问了沙特的吉达。 随后，沙伊又在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２ 年期间签订了一系列地区和安全协议，其内容涵盖反恐、反洗钱、打
击贩毒和非法移民等。③ 在哈塔米执政的 ８ 年中，伊朗逐渐摆脱了外交窘境，并同包

括沙特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前，沙伊关系的发展演变充分反映了外

交与内政互动关系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 沙伊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起伏和亲

疏变化取决于双方国内的政局动向与利益诉求的不断更替，以及由此确定的国家利

益。 换言之，当沙伊两国彼此追求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取向一致并互有所求时，两国

关系便有了共同合作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反之，两国关系就会彼此戒备和敌视。 从

本质上讲，沙伊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双方在不同时期利益的博弈较量或权衡妥协的

·７０１·

①

②

③

Ｈｅｎｎｅｒ Ｆüｒｔｉ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１， Ｎｏ． ４， ２００７， ｐ． ６２９．

Ｒａｙ Ｔａｋｅｙｈ， Ｈｉｄｄｅｎ Ｉｒａ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 ２００７， ｐ． ６８．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Ｓａｕｄｉ⁃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ａｄｄａｍ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ｐ． ２１．



沙特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产物。

二、 伊拉克战争后影响沙特和伊朗关系的若干问题

２００３ 年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中东地区又陆续

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面对伊战后中东格局的不断变化，沙伊都急于充当中东伊

斯兰地区的主导者。 沙伊较量的实质是两个区域性伊斯兰大国间的国家利益、政治

制度、地区话语权、教权和势力范围之争。 伊朗视沙特为美国的代理人和美国打压

伊朗在海湾势力的工具；沙特则担忧伊朗实力的迅速上升及其称霸海湾的野心，更
畏惧伊朗在战后伊拉克的影响骤然膨胀以及谋求核力量的决心。① 故此，伊战后的

十余年来沙伊两国围绕海湾和中东地区的诸多敏感问题折冲樽俎、明争暗斗，彼此

都试图影响乃至掌控海湾和中东政治的走向。 概括说，沙伊关系的矛盾和斗争主要

围绕六大问题展开。
第一，沙特国内的什叶派问题。 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权之争一直是伊斯兰世界

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困扰沙伊关系的重要因素。 伊朗什叶派人数约为 ７，２８０ 万，②

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 而沙特以正统逊尼派的罕百里教法学派为国教，什叶派为

少数派。 海湾地区已探明石油储量的一半左右处于什叶派聚集区，对中东和世界经

济具有重大影响。 沙特什叶派主要居住在波斯湾西岸东方省的哈萨和卡提夫等地，
占沙特总人口 １０％左右，约为 ２７０ 万。③ 它是海湾地区除伊拉克之外最大的阿拉伯

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地，也是沙特石油的主产地，什叶派穆斯林构成了沙特石油工人

的主体。
由于教派分歧，什叶派穆斯林在沙特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是阿拉伯什叶派中

受歧视最严重的群体。 尽管什叶派信徒为沙特的石油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却不能

享受相应的待遇，这激起什叶派信徒的怨恨。 什叶派信徒成为沙特社会中的反对派

之一，并成立了包括沙特 “改革运动”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希贾兹真主党”
（Ｈｉｚｂｏｌｌａｈ ａｌ⁃Ｈｅｊａｚ）等在内的各种反政府组织。 伊朗作为什叶派国家，受益于伊战

后中东地缘政治和战略均势的新变化，地区影响力迅速上升。 伊朗试图构建以自己

为核心的什叶派势力圈，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海湾各国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 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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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估算。 参见《伊朗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７２ ／ １２０６ｘ０＿６７７１７４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北京：三联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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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的渗透及其对东方省什叶派或明或暗的支持始终持戒备心理。 因此，沙特的

什叶派问题是沙伊关系的一大障碍。
第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及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问题。 海湾地缘政治的重要

性决定了地处海湾的沙特和伊朗两国都将其视为核心利益区，并想方设法通过各种

手段遏制和削弱对方。 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围绕海湾权力的争夺由来已久，但海

湾阿拉伯国家即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在综合国力

上同伊朗相比处于劣势。 为了抗衡伊朗，在沙特的倡导下六国的联合应运而生。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在两伊战争初期成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
其宗旨一方面是为了加强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

也带有抵御强邻伊朗和伊拉克扩张的明显意图。 但海合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尽

管海合会成员国在对内政策上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但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涉及伊朗

的问题上，却因战略考量与利益不同往往存在明显分歧，并造成成员国间的不团结

和对伊朗政策的多样化。 在伊朗问题上，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同沙特的立场基本

一致，但各方仍有自己的小算盘。 例如，阿联酋在经济上同伊朗关系密切，它是伊朗

的最大贸易伙伴，迪拜的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家族也都有伊朗血统，再加上阿联

酋的伊朗移民接近 ５０ 万，①阿联酋在沙伊关系中实际上扮演着“中间人”和“平衡

者”的角色。
卡塔尔与伊朗的关系更为接近。 卡塔尔曾是唯一抵制 ２００６ 年联合国安理会关

于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决议的国家。② 同时，卡塔尔在外交上特立独行，不时彰

显与沙特对外政策的疏离，甚而置沙特于不顾，擅自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为美国

提供军事基地，并成为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所在地。 卡塔尔与沙特的逆向而动，最终

导致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 日沙特向卡塔尔摊牌，联合埃及、巴林和阿联酋等国，以卡塔尔支

持恐怖主义活动、破坏地区安全以及与伊朗结盟等为由与其断交，并共同对卡塔尔

实施禁运和制裁。 ６ 月 ２２ 日，沙特进一步向卡塔尔提出通牒式的恢复关系的 １３ 点

要求。 而卡塔尔的强硬态度使沙特与卡塔尔的关系至今仍未恢复。
阿曼也和伊朗长期保持紧密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缘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阿曼因

镇压南部省份佐法尔叛乱而被其他阿拉伯盟友抛弃。 当时，阿曼和伊朗签订了有关

霍尔木兹海峡的边界协定。 直到现在，阿曼—伊朗联合军事委员会一直定期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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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Ｓａｕｄｉ⁃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ａｄｄａｍ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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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ｌｙ ２１，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ｐｒｅｓｓ ／ ｅｎ ／ ２００６ ／ ｓｃ８７９２．ｄｏｃ．ｈｔｍ，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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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双边安全问题。 阿曼军方认为，阿曼在沙伊之间发挥着潜在外交“桥梁”作用。①

此外，阿曼还一直拒绝介入针对伊朗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集体安全措施，并认为它是

沙特攫取海湾事务主导权的“一种虚伪的阵线”。② 阿曼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主要

是担心沙特在海合会内独自坐大称雄，力图借助伊朗掣肘沙特势力的上升。 海合会

国家不同程度的疏离倾向则为伊朗实施纵横捭阖的外交运作提供了可利用空间。

伊拉克同为沙特和伊朗的邻邦，萨达姆政权倒台后，逊尼派在伊拉克的统治地

位宣告终结。 原来一直受打压的伊拉克什叶派通过全国大选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战

后伊拉克政府的主导者。 伊朗早在萨达姆时代便长期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反对派，

两者关系极为密切，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的影响不言而喻。 沙特担心掌权后的什叶

派力量迅速膨胀，而他们同伊朗的特殊关系必然导致伊朗在伊拉克的话语权倍增。

两股什叶派势力的合流将对沙特的安全及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构成威胁。 实

际上，掌权后的伊拉克什叶派确实在强化同伊朗的关系，而伊朗则通过向伊拉克萨

德尔运动的“马赫迪军”和“伊拉克正义者联盟”等组织提供各种支持来加大对伊拉

克的渗透。③

第三，黎巴嫩政局和巴以问题。 黎巴嫩的权力斗争和巴以问题是中东政治中密

切相关的两大问题。 伊拉克战争后，沙伊两国在这两大问题上持续角力。 但由于巴

勒斯坦和黎巴嫩与沙伊两国均不接壤，沙伊都采取代理人策略施加影响。

黎巴嫩是一个由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组成的多教派阿拉伯国家。 教派和家族

林立是黎巴嫩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为外来势力的介入创造了条件。 伊朗在

１９８２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开始介入黎巴嫩事务，支持建立了黎巴嫩真主党，使后

者的政治参与打上了鲜明的伊朗烙印。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

曾公开承认，“自 １９８２ 年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切可能的形式，给我们以道

义、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持。”④伊朗全力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势力迅速扩大，并在黎政

坛举足轻重，实际上已成为体现伊朗意志的工具。 为了反制和抗衡伊朗的渗透，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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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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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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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选择黎巴嫩逊尼派的拉菲克·哈里里家族及其派系作为长期的合作盟友。 双方

的争夺一度趋于白热化。
在巴以问题上，伊朗清醒地意识到在亲美的阿拉伯海湾领导人与强烈反美的民

众之间存在罅隙。 伊朗希望与各国的什叶派构建一种均衡的关系。 为淡化什叶派

色彩，德黑兰不仅寻求它在阿拉伯民众中的声望，并且尽可能缓解海湾统治者对伊

朗在阿拉伯民众中影响不断上升的不安。 伊朗实施了一种所谓“阿拉伯街区战略”
（Ａｒａｂ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这一战略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抨击沙特政权是美国的忠实走

卒，并以此诟病其“合法性”，呼吁阿拉伯民众反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二是将巴以问

题作为关键因素，强调伊朗在巴勒斯坦事业中的责任。 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曾公

开宣称巴勒斯坦是“我们肌体中的一个细胞”①，并通过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各种支

持，竭力将沙特等阿拉伯政权置于阿拉伯民众的对立面。 因而伊朗在巴以问题上采

取了“比阿拉伯人更阿拉伯的”策略来“打破什叶派的局限”，并扩大其影响。② 这也

是伊朗的一种以守为攻的策略。
沙特是在伊斯兰旗帜下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 沙特呼吁联合整个穆斯林世界

的力量抗击以色列的侵略扩张。 但这一主张背后也蕴含着巩固沙特在阿拉伯伊斯

兰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并确立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话语权的动机。③ 沙特政府不

断向巴解组织提供大量财政支持。 ２００２ 年，时任沙特王储的阿卜杜拉代表沙特政府

曾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力图使巴以冲突能够沿着它设计的轨道发展。 伊战后，
沙特继续加大对巴的财力支持。 但沙特同伊朗支持下的哈马斯之间存在矛盾，不断

抨击哈马斯拒绝将黎真主党视为“恐怖组织”。 近年来，为了抑制和打压不断扩大的

伊朗势力，沙特甚至悄然与以色列走进，策划反伊朗的沙特—以色列—美国轴心。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后，沙特的“暧昧”
立场与伊朗所持的坚决反对态度形成强烈反差，这使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伊朗

的竞争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第四，叙利亚内战问题。 叙利亚是由隶属什叶派的阿拉维派长期掌权的国家，

阿拉维派在叙利亚为少数派，仅占全国人口的 １１．５％，约为 ２００ 万人。④ 自 １９７０ 年

以来，阿拉维派的阿萨德家族一直控制着国家党政大权。 在两伊战争期间，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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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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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铮：《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西安：三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３０ 页。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估算。 参见《叙利亚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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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是为数甚少的坚定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之一。 不仅如此，叙利亚还长期为伊

朗给予黎巴嫩真主党的各种军事和财力援助提供重要通道。 这一切都为叙伊两国

的牢固关系奠定了基础。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在“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下，叙利亚政局动

荡，形成了以巴沙尔为首的政府军和以“叙利亚自由军”为首的反对派武装两大阵

营，巴沙尔穷于应付外部势力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在多条战线发起的进攻，其政权

岌岌可危。 伊朗作为巴沙尔政权的同盟，全力支持巴沙尔政权。 伊朗担忧巴沙尔

政权一旦垮台，将会导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叙利亚逊尼派夺取国家政权，并与沙

特结盟，采取敌视伊朗的策略。 因此，伊朗慷慨解囊，先后向巴沙尔政权提供了数

十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以及大量的原油补给。 同时，伊朗还提供了一系列常规

性和非常规性的军事援助，以便维系巴沙尔政权的存续。 此外，伊朗还帮助叙利

亚组建了一支 ５０，０００ 人的被称为“民兵”的准军事组织，以配合叙政府军作战。①

沙特则对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给予各种支持，期盼叙反政府武装推翻巴沙尔政权，
借此削弱伊朗在黎凡特地区，甚至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势力，使沙特最终占据地缘

政治的优势地位。
第五，沙特军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问题。 也门与沙特南部接壤，素有沙特“后

院”之称。 １９３４ 年沙特与也门曾因阿西尔低地归属问题而爆发战争，也门兵败后被

迫与沙特签订《塔伊夫条约》，将阿西尔划入沙特版图。 １９６２ ～ １９７０ 年，为抵御新生

的也门共和派力量渗入沙特，沙特支持的也门王室派与埃及支持的共和派之间经历

了长期的内战。 这些史实都说明了沙特极为重视也门政局变化对它的影响。 伊战

后，也门国内以部落势力为基础的胡塞武装崛起，并与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取代也

门前总统萨利赫的哈迪政府分庭抗礼，而哈迪政府得到沙特的鼎力扶植。 ２０１４ 年，
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哈迪政府被迫逃往亚丁。 为挽救垂危中的哈迪政权，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沙特以哈迪政府之邀和 ２００９ 年《利雅得宣言》为由，组织阿拉伯联军对

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 军事行动持续至今，但战事并未朝着沙特预期的方向发

展，双方陷入胶着和拉锯状态。
胡塞武装属于也门什叶派分支载德派，它与也门逊尼派穆斯林大致各占也门人

口的一半。 沙特认为胡塞武装是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并得到伊朗及其资助的黎

巴嫩真主党的支持。 而国外的一些评论家则将沙特和伊朗在也门的争夺视为“地区

性冷战”，它不是在军事上的抗衡，而是政治上的较量，彼此都渴望扩大自身在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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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ｒｉｍ Ｓａｄｊａｄｐｏｕｒ， “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ｕｄ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２ ／ ｅｌｕｓｉｖ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ｒａｎ⁃ａｎｄ⁃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ｉｎ⁃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ｐｕｂ⁃
５５６４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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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影响。① 实际上，也门问题不过是沙伊在海湾激烈争夺的筹码。 沙特处于主动

和攻势，伊朗处于被动和守势。 处于守势的伊朗希望能够抓住也门战事这一时机削

弱沙特。②

第六，变化中的伊朗核问题。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伊朗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始从

事核能开发活动。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由于外交上的孤立，且强邻环伺，加之

西方国家的制裁，伊朗力图以发展核力量来缓减各方压力。 ２００２ 年，伊朗以和平利

用核能为由，重启铀浓缩活动。 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伊朗周边阿拉伯国家普

遍认为，伊朗重启铀浓缩活动旨在发展核武器，是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威胁。 为迫

使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西方国家要求联合国加强对伊朗的制裁，美国甚至扬言采

取军事打击行动，摧毁伊朗的核设施。 沙特起初虽然坚持中东无核化，反对伊朗的

铀浓缩活动，坚决支持国际社会通过多种措施制止伊朗的铀浓缩活动，但它并不支

持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 沙特担心军事打击伊朗在海湾造成的后果可能

更具破坏力，同时也将打破现存的地区安全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讲，沙特当时在伊

朗核问题上似乎更倾向于充当“调解人”的角色。③ 然而，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六国与伊朗经

过长期谈判签署伊核协议后，沙特的态度却发生根本变化。 沙特认为，伊核协议对

伊朗铀浓缩活动的限制有限，不足以彻底挤压伊朗重启核活动的空间；而伊朗从伊

核协议中获得的各种好处过多，再加上伊朗的影响在“阿拉伯之春”后不断扩大，因

此，沙特政府对伊核协议深感不安。 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一改奥巴马时期制裁与

谈判相结合的政策。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特朗普正式宣布，对伊朗核协议不会做出认可，

指责核协议存在严重缺陷，要求相关部门和国会修改《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等。 沙美

态度的变化成为伊朗核问题的一大变数，亦将影响未来沙特与伊朗的关系。

除上述六大问题外，还有一个影响未来沙伊关系的潜在因素，即两国在石油政

策上的分歧。 沙特的石油政策在总体上着眼于全球石油市场的长期利益，并向美国

和西方的石油需求倾斜。 它在欧佩克内和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中发挥平衡作用，旨

在确保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努力维持温和、适中的油价，避免因油价的大起大落冲击

世界经济。 伊朗与沙特不同，伊朗更倾向于通过限制石油产量实施高油价政策，以

便最大限度地获取石油利润。 但由于伊朗 ２００２ 年后受到美国和西方更严厉的制裁，

石油出口和经济面临重重困难，所谓的“限产保价”政策只有在其石油产量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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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ｂｊｏｏｂ Ｚｗｅｉｒｉ， “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６， ｐ． ４．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Ｎａｄｅｒ， “Ｙｅｍｅｎ： Ｖｉｃｔ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ｅｅｋｌｙ， Ｍａｙ ８， ２０１５， ｐ． 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Ｓａｕｄｉ⁃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ａｄｄａｍ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 ６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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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后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届时伊朗才能拥有抗衡沙特现行石油政策的能力。
因此，石油政策上的分歧至少在目前还不是影响两国关系的要件。 正是基于这种考

量，本文对此不作探讨。

三、 沙特和伊朗关系的基本特点及未来走向

伊拉克战争后，沙伊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取决于构成双方国家战略利益的各种

综合要素，同时也受制于海湾和整个中东乃至国际形势的影响。 对沙伊关系嬗变的

基本特点和未来走势，既要从影响当前双方关系的六大问题来解读，又要将地区和

外来因素特别是大国的介入作为评估两国未来关系的重要依据。 由于影响沙伊关

系的六大问题在双方交往中存在轻重缓急或主次矛盾之分，因而需要通过对这些问

题的层次梳理和分类比较来总结其特点。
沙特和伊朗都将海湾地区视为各自的核心利益区，彼此倾全力谋求在海湾的话

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借助各种可利用资源来遏制和打压对方势力的上升，从而确立

自身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优势，实现维护最高国家利益的目标。 这是伊战后沙伊关系

的第一个特点。 出于确立海湾优势和主导海湾事务的需要，沙伊围绕各自的海湾政

策及其对海合会成员国的争夺会不断激化。 伊朗将采取各种挖墙脚的措施从政治

上强化卡塔尔和阿曼在海合会内的离心倾向；利用它对大、小通布岛和穆萨岛的主

权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同阿联酋的密切联系，运用施压和安抚拉拢的双重手段诱使

阿联酋向伊朗靠拢；还将借助巴林什叶派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优势及其反政府的立

场，对巴林王室和沙特制造更多的麻烦。 伊朗针对不同对象国实施的策略旨在分化

海合会的内聚力，削弱其整体实力，并在海合会内部埋下滋生矛盾的隐患，从而使其

能够在同沙特的争夺中占上风。 而沙特将通过各种反制手段打破伊朗削弱海合会

的企图。 例如，沙特会利用伊朗对巴林和阿联酋的领土要求所激发的阿拉伯民族情

绪，加深强化巴林和阿联酋对波斯人的敌意和拒斥。 同时，沙特还将借助海合会的

内部机制巩固和强化其内聚力，使沙特同海合会其他成员国的各种利益紧密捆绑在

一起。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沙特联合埃及等四国对卡塔尔鲁莽地实施禁运和制裁，反映了

沙特力主绝对掌控海湾话语权，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杂音”的强烈意志。
沙伊两国在“什叶派新月带”的争夺，构成沙伊关系的另一对主要矛盾。 双方在

新月带的博弈尤其是暗中角力将会是一种常态，但不排除双方也会根据时空和事态

的变化，促成两国关系在该地区的局部性或间断性缓和，这是伊战后沙伊关系的第

二个特点。 由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共同组成的所谓“什叶派新月

带”是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的基本盘，也是伊朗施展影响力的主要管道，因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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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伊朗命运攸关之地。 伊朗向该地区的什叶派组织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

支持和帮助，以确保和巩固自身的地缘政治和教派利益。 沙特的选择是通过支持什

叶派新月带的逊尼派势力来遏制伊朗。 例如，沙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大力扶植由逊

尼派穆斯林组成的反政府组织和反政府武装；在黎巴嫩的权力斗争中，沙特支持“３

月 １４ 日联盟”竭力抗衡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３ 月 ８ 日联盟”。① 这被视为沙特和伊

朗代理人之间的抗衡。②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伊战后中东出现的一系列剧变，许多西方国家从地缘变化

的视角认定伊朗什叶派有可能“崛起”，但事实上，这并非伊朗的主动出击和扩张，而
是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整体势力突然削弱的结果。 伊朗长期受到美国

的严厉制裁和打压，在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将守势作为首选，其影响始终也未突破什

叶派新月的基本盘。 与此同时，伊朗在中东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也与传媒的渲染和人

为地放大有关。
从长远看，沙伊的矛盾和较量尚未触顶，未来仍有升级的可能性。 对伊朗阵营

而言，什叶派集团在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属于次国家行为体的整合，叙利亚的巴沙

尔政权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尚不足以掌控国家的一切权力。 而沙特阵营的逊尼派

集团虽然多在本国执掌大权，但国家力量却处在不断的衰落和分裂中。 这种态势显

然限制了两个阵营冲突的手段与烈度。 现阶段沙伊的实力大体维持均势，基本能够

遵循斗而不破的原则，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概率不大。
在沙特的什叶派问题、巴以冲突、也门内战等次要矛盾方面，鉴于这些矛盾不会

直接侵犯各自的核心利益，因而双方存在适度妥协的意愿，甚至一定形式合作的可

能性。 这是伊战后沙伊关系的第三个特点。 作为次要矛盾，上述问题对于沙伊来说

不像主要矛盾那么紧迫，因此可将它们视为沙伊两国核心利益争夺的延伸。 双方都

试图借助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动权来为自己加分。

以沙特什叶派问题为例，沙特什叶派在中东属于温和派，他们自称穆斯林，但并

不刻意强调其什叶派身份，③而且决不听命于伊朗。 他们只是反对沙特政府对其宗

教信仰的歧视和限制，要求改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 伊战后，沙特政府采取各种

举措加快与什叶派的和解。 例如，加大对什叶派居住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解除对什

·５１１·

①

②

③

“３ 月 １４ 日联盟”因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遇刺，亲哈里里的派别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反对叙利亚的示威游行而得名；“３ 月 ８ 日联盟”是指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８ 日黎巴嫩国内亲叙

利亚的派别为感谢叙政府此前对黎的帮助所举行的游行活动而得名，该联盟包括真主党、阿迈勒运动和米歇

尔·奥恩领导的自由爱国运动等派别。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Ｓａｕｄｉ⁃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ａｄｄａｍ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 ７９．
Ｉｂｉｄ．， 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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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信徒的宗教限制，吸纳他们进入王国和地区政治协商机构等。 对于沙特的怀柔

与和解策略，伊朗只能坐观其成。 ２０１６ 年初，沙特政府以反恐为名断然处决了沙特

著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伊朗政府对此强烈谴责，伊朗民众在沙特驻伊朗使馆前示

威并纵火，最终导致沙特政府宣布与伊朗断交。 实际上，处决尼米尔只是沙特对国

内反政府势力的震慑，并不直接针对伊朗。 因为被处决的包括尼米尔在内的 ４７ 名罪

犯均以违犯伊斯兰教法、参与暴恐活动、破坏国家安全定罪。 伊朗的反应也是“雷声

大雨点小”，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反制措施。 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伊朗煽动沙特什叶

派制造大规模反政府事端的可能性较小。
在巴以问题上，伊朗是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而沙特长期支持巴解法塔赫主流

派。 伊朗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以色列先后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中

大显风头，并被西方传媒视为最大赢家。 为扭转这一态势，沙特旋即通过承诺对战

后黎巴嫩重建提供 １５ 亿美元的援助，以及支付黎巴嫩所有学生一年的教育费用来遏

制伊朗在黎影响的急剧上升。 与此同时，沙特又把伊朗作为谈判伙伴，力促两国在

黎巴嫩各联盟之间达成一个权力分配的协议，以便提升沙特在黎巴嫩的影响。① 以

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沙伊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闭门”的外交努力，两国的高

官要员在德黑兰和利雅得不断进行互访，其中包括沙特班达尔亲王和伊朗国家安全

最高委员会首脑拉里贾尼。② 在未来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问题上，两国仍有可能根

据利益需要做出相应让步。
在也门问题上，尽管沙特一直将也门视为自己的后院，但也门国内的部落割据

和教派因素，造成也门的整合与治理困难重重。 沙特支持的哈迪政权更是危机四

伏，这决定了沙特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也门，沙特联合多个阿拉伯国家对也

门实施的长达三年之久的军事打击非但没有打垮胡塞武装，反而使利雅得几度遭到

导弹的袭击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伊朗作为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它对胡塞武装的有限

帮助，也不可能使其在阿拉伯半岛扩大影响上实现重大突破。 可以说，沙伊在也门

问题上的较量没有明显赢家，也门不过是双方明争暗斗的筹码和牺牲品。③也门问题

的未来和解，仍离不开沙伊关系的缓和与彼此间的斡旋。
关于伊朗核问题，伊核协议是一个由多国长期谈判而签署的国际性协定。 截至

目前，该协议的执行得到了除美国现总统特朗普之外的签署国各方以及联合国的认

可，伊朗基本恪守了协议的各项规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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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并将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最严厉的制裁。 伊核协议的其他签署国和伊朗均表示

仍留在协议内，并愿继续履行协议相关规定。 但在美国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并
对第三方采取连带制裁措施的条件下，伊核协议签署国特别是英法德，能否在伊朗

继续履行协议后确保其应得权益和实惠，尚待静观。 一旦伊朗认为它应得的权益和

实惠无法兑现，它很可能被迫退出核协议，并重启铀浓缩活动。 其结果必然使伊核

问题又倒退至原点，从而在中东酿成新的危机。 同时，它将严重冲击沙伊关系，促使

两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由局部缓和重新走向对抗，甚至上升为两国核心利益之争

的主要矛盾。
国际大环境和美俄的中东政策是评估未来沙伊关系变化的另一要素。 伊战后，

中东剧变迫使美俄的中东政策不断调整。 总体上看，伊战后美国主导中东的大前提

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不同区位和不同问题上美俄双方互有攻守，从而直接或

间接影响中东政局和中东国家间的关系。 换言之，伊战后美俄的中东政策同样对沙

伊关系构成特殊影响。 由于美俄在中东都竭力避免相互间直接的武力对抗，未来沙

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会被限制在外交和政治层面。 但相比较而言，伊朗占有一定

优势。 其原因在于伊朗内部的统治力和凝聚力强于沙特，加之什叶派集团多由次国

家行为体整合而成，彼此之间的利益纷争和价值冲突比较少，伊朗则是可倚靠的盟

主；而沙特目前君主政体的稳定性较弱，年逾八旬的萨勒曼国王 ２０１５ 年初登基后，在
短短两年间两度更换王储，最终将自己年仅 ３２ 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上

王储之位，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上任后在内政外交上的各项超常和激进举措能否

持续，并得到整个沙特王室和统治集团的认同，尚存不确定性。 另外，以沙特为盟主

的逊尼派集团经常被诸多内部问题所困扰，彼此利益冲突较多，沙特难以代表所有

逊尼派力量的价值诉求，这些都不利于它同伊朗的争夺。

（责任编辑： 李　 意）

·７１１·


